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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记

中国第 40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已于
11 月 1 日启航，踏上为期 5 个多月的科
考征程。

此次科考队由来自 80 余家单位的
460 多人组成，其中 9 位来自浙江，包括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

“海洋二所”）的5位科学家，以及浙江大
学海洋学院的4位老师和研究生。

自1984年首次南极科考至今，一代
又一代中国科考队员奔向地球最南端。
年复一年，科研工作者们亲历了我国极
地科考从无到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从
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在南极，到在南极
冰盖之巅建立考察站，中国逐渐走向南
极科考的前沿。

南极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科
学家们心驰神往的梦想之地。忍受刺骨
的严寒，冒着肆虐的风雪，穿越险峻的冰
川，这片终年冰雪覆盖的神秘大陆，究竟
有什么魔力，吸引我们孜孜不倦地探索？

认识与守护

中 国 探 索 南 极 大 陆 的 步 伐 仍 在
迈进。

本次考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我
国第 5 个南极科考站——位于罗斯海沿
岸区域的新科考站。建成后，它将成
为中国继长城站、中山站之后第 3 个常
年科考站和首个面向太平洋扇区的科
考站。

在南极大陆所有边缘海里，罗斯海
是最向南延伸的一片海，其湾顶纬度约
为南纬78度，离南极点很近。如果从上
空俯瞰，这个新科考站和长城站、中山站
将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带来独特的科
考价值。

海洋二所副研究员赵军，曾任中国
第37次南极考察首席科学家，多次前往

南极科考。在他看来，罗斯海区域十分
特殊，对科学家有强烈的吸引力，“这里

温度特别低，就像一座‘冰工厂’，是南极
底层水的关键起源地，驱动着世界上的

海洋源源不断地循环流动。”
除了建设新科考站，调查气候变化

对南极生态系统的影响与反馈也是中国
科考队年复一年奔赴南极的目的。

南极被称为地球的“冷源”，对全球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影响显著，也是气
候变化灵敏的“指示器”。“海洋能够吸收
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其中有近
40%被南大洋所吸收。全球气候变化影
响着南极大陆，而围绕南极开展的科学
研究可以为全球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探
求新的发展空间，提供科学依据。”海洋
二所副研究员、第39次南极科考大洋队
队长李栋解释说，作为气候环境的航向
标，全球变化的很多问题都要从极地找
答案。

在李栋看来，这是南极科考最大的
现实意义所在——考察、发现是科学创
新的源泉，每一份采样、每一个数据，汇
聚在一起，最终可能影响的是人类命
运。南极已成为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和
人类命运的窗口，和人类的未来息息相
关。

李栋形容自己和队友的科考工作相
当于每年给南极进行一场“体检”。身为
南极的“体检医生”，他常怀着一种复杂
心情，既希望它维持原貌，又期盼发现它
未知的一面，“一方面，我们期待它的各
项指标稳定，不要出现什么异常。从这
个角度来说，每次科考，我们并不期望有
新发现，那意味着它有变化。另一方面，
面对广袤的南极大陆，总有我们还没涉
足的角落，我们的了解依然有限。就像
盲人摸象，如果摸到新部位，那意味着我
们对南极的认知变得更立体、更充分。”

永无止境的探寻

40 年间，随着一次又一次突破，中

国逐渐走近南极、理解南极。可这片冰
封大陆仍有太多未解之谜，皑皑冰雪之
下，埋藏着地球数百万年的秘密，蕴藏着
数不尽的生态系统宝藏。

南极是人类最后到达的一片大陆。
遥远、寒冷、与世隔绝，以及南大洋上令
人心生恐惧的“魔鬼西风带”，曾使南极
难以接近。自1675年，英国航海家发现
南极地区的南乔治岛算起，人类闯入南
大洋仅300多年的历史。

就像 11 岁的儿子向赵军询问关于
南极的一切时那双闪烁着懵懂的眼睛，
踏上南极的每一步都源自人类对未知最
本能的好奇和渴望，源自对远方的憧憬
和想象，源自对挣脱自身束缚、超越能力
的向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释放了
这么多二氧化碳，它们被海洋吸收后去
了哪？能够存留多久？会不会对海洋生
物产生影响？进而改变整条生物链？”赵
军明白，自己探索的这些问题，恐怕穷尽
一生也未必能找到确切答案，“很多问题
要年复一年地去观察、采样、积累数据，
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判断。它们需要也值
得一直探索下去。”

南极路上，不只有大海与星辰的浪
漫，还有未知和梦想。站在先驱者的肩
膀上，中国一代代科考队员带着好奇与
向往走进，试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接力
探寻关于人类、关于地球的终极奥秘。

以最初的憧憬和好奇为起点，凭借
无尽的勇气和创造力，在一代代科考队
员远赴险地的奋战中，人类正实现从“认
识南极”到“保护南极、利用南极”的跨
越。而这趟旅程或许永无终点。

“后来者”的超越

有一个细节贯穿了 40 年南极科考
的始末：白色冰原，茫无涯际；红色国旗，
高高飘扬。每当新考察站建成，开站的
第一件事就是升起五星红旗；每年元旦
到来，考察站都会举行升国旗仪式；每次
登上昆仑站，考察队员都要给站区换上
一面新国旗。

然而，在这条探索神秘大陆的征途
上，中国一度是“后来者”。

1983 年 9 月，没有在南极建站的中
国仅能以缔约国的身份加入《南极条
约》——进入实质性议题时，小木槌就会
敲下，大会主席礼貌地请所有非协商国
代表离开会场去“喝咖啡”。“郭队长后来
跟我们说，咖啡太苦了！根本就喝不
下！”59 岁的海洋二所研究员杨关铭说，
身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气愤又无奈的
郭琨意识到，建南极站与否，“关乎国家
荣辱和民族尊严”。

1984 年 11 月 20 日，591 名勇士奔
赴万里之遥的南极，志在让五星红旗在

南极上空飘扬。20 岁的杨关铭是首次
考察队里最年轻的成员。队员们顶风冒
雪奋战，去南极的第一趟就建成我国第
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南极广袤
无垠的白色大地上，从此年年闪烁着中
国人忙碌的身影。

“南极辟新宇，考察做贡献。来年东
南极，团结再奋战。”在杨关铭珍藏近
39 年的“南极考察手册”中，中国首次南
极科学考察队队长、长城站首任站长郭
琨如此写道。

绘制世界第一张南极内陆地形图、
探寻冰盖最高点、作为发展中国家建起
第一个南极内陆科学考察站⋯⋯从“圈
外”走向“不可接近之极”，如今，中国已
逐渐形成“五站、两船、一飞机”的南极科
考研究支撑保障体系，在南极事务中重
拾国际话语权。

南极代表着博弈竞争的高点，成为
一国在全球科学、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的
权益象征。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的能力，为此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
案，正是我国南极科考人一次次奔赴地
球之极的初心和使命。

在那片最遥远、最寒冷的土地上，跳
动着炽热的爱国之心，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大国情怀。2013年，俄罗斯客
轮被困南极，中国南极考察队驱乘“雪
龙”号奔袭600海里，利用直升机将船上
乘客全部救走。这场“极地大救援”赢得
广泛赞誉。

海洋二所助理研究员张海峰记得，
2014 年 2 月，他和队友们穿着考察队冲
锋衣走在阿根廷乌斯怀亚，很快被中外
游客团团围住。他们一边赞叹“你们是
英雄”，一边激动地想合影留念。“大家要
拍照是因为那鲜红的考察队服和贴在胸
口的五星红旗。”那一刻，张海峰真切感
受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身为中国南
极考察队员的荣誉感。

这正是南极科考的温度所在——当
历史的细节一个个被发掘，当科学的推
测一个个被证实，当一次次南极之旅联
结起更多的前沿线索，我们跨越民族、跨
越时空的情谊被紧紧相连。

代代相传的南极精神感染着一批批
科研工作者。1985年，我国首次南极科
考的先行者，用重力柱取样器在这片无
人可抵的白色大陆上，如同竖起方向标，
竖起中国的标志，上面用油漆书写着“中
国”和“杭州”两个名字。如今，油漆全部
剥落，标志已锈迹斑斑，海洋二所的科研
人员仍每年站在这里，给新队员讲述建
设长城站的故事。

今年初，越冬的年轻队员给张海峰发
来一张照片，取样器上，隐约还能看出“国
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钢印。“科学
家们的激情和热爱就燃烧在那片冰天雪
地里，这是传承的力量。”张海峰说。

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踏上征程

年复一年，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南极
潮 声丨执笔 张 蓉 何冬健

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踏上征程

年复一年，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南极
潮 声丨执笔 张 蓉 何冬健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段我今生都
不会忘记的经历。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4 月执行的
中国第 38 次南极科学考察，是我参加的
第四次南极科考。出航后第二天，我就
开始了走航采样作业工作。在接下来的
一百多天里，我每天都会在“雪龙”号航
行经过的海面上，以每隔1个经度或1个
纬度的距离采集一次样品。

按照“雪龙”号的航速，一般3到4个
小时就要采集一次，短的时候间隔只有
2 小时。为了不影响同舱室的室友，第
三天我就索性搬到了实验室下面一个暂
时闲置的舱室打地铺。后来，这里被负
责大洋科考的小伙伴们当成了一个小小
的根据地。在这里，我和他们结下了难
以忘怀的情谊。

这些小伙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参加南
极考察。有一次，来自中国极地研究中
心、研究哺乳动物的钟鸣鼎问我：“南极
那边看到虎鲸多吗？”我回忆了一下，此
前的确看到很多次鲸鱼，最多的就是好
奇宝宝座头鲸，也就看到过一次虎鲸，就
如实相告：“虎鲸确实没看到过几次，其
他鲸鱼还是很多的，比如座头鲸，最后看
得完全没有兴趣。”

没成想，这句话好像被海洋听去了
似的，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我们绕着南
极转了半圈，都准备回家了，愣是没看到
几头鲸鱼，更不要说像以前那样座头鲸
围着“雪龙”号上演现场秀的盛况了。我
也因此听到他们屡屡哀叹：“鲸鱼呢？不
是看到不想看么？”每次都会搞得我老脸
一红。

然而，在大洋考察接近尾声、我们回
收此前南极科考布放的一套潜标时，一
场奇遇，弥补了我们整个航次的“委屈”
和遗憾。

2022 年 3 月 3 日下午，“雪龙”号已
经自西向东横穿了阿蒙森海。天气似乎
更加阴沉了，海面雾气更浓，能见度越来
越低，驾驶台的扫海雷达屏幕上跳出的
黄色光斑却越来越多——那是冰山，大
大小小环伺在旁，这对我们的航行和作
业都不是好消息。

当天夜里，“雪龙”号正式进入别林
斯高晋海。由于大雾和冰山，船速降到
了 8 节，几乎是平时经济航速的一半。
因为频繁采样和对即将开始的潜标回收
作业的担心，我几乎又是辗转反侧、一夜
未眠。天亮之后，船速终于提到了 12
节，按照这个速度，我估计要下午三时半
左右才能到潜标所在的位置。

整个上午我都坐立不安，还是因为
担心大雾和冰山。前者会导致很难发现
浮到海面上的潜标和浮球——这是打捞
潜标前至关重要的一步；后者除了可能
把潜标勾住拖走，更会给船舶的航行带
来许多意外风险。更糟糕的是，气象保
障组的同事说今天的浪高 1.5 到 2 米，这
不仅会导致无法利用船上的小艇去捕获
潜标和浮球，还可能让大船随着涌浪晃
起来，使回收作业的难度直线上升。

下午两时半，驾驶台突然打来电话，
说还有十分钟就到作业站了。此时，现
场的情况依然十分复杂，海雾连绵，能见
度仍然只有 2 公里左右；扫海雷达上突
突跳跃的光斑也提醒着一座大冰山就在
我们看不到的右前方 5 公里的地方；涌
浪将大船晃悠了起来⋯⋯这些都是回收
作业的“拦路虎”。可是，这套潜标是我
国南极考察迄今布放的水深最大、标体
最长的潜标，已经在冰冷的南大洋孤零
零待了一整年，如果回收不了，损失可不
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一念及此，我几乎
没有一丝犹豫，向船长、领队汇报了我的

决定——收！
船长在驾驶台亲自指挥“雪龙”号，

我则到甲板上去现场指挥回收作业。
谁也没想到，就在我通过甲板单元给潜
标上的声学释放器发送了“释放”指令
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奇事：刚才还弥
漫四周、阻隔视线的海雾，竟然在我低
头的几分钟里突然变得稀薄、通透了起
来，就连刚才在驾驶台上目视都看不
到、距离有 5 公里的冰山，都看得清清楚
楚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接下来的
回收工作非常顺利，海雾逐渐散去、冰
山也在逐渐漂离，一切都是那么刚刚好
地发生了。

大约晚上七时，天还没有黑下来，
隐隐约约听到有“噗”的声音——很像
鲸鱼的喷气声。我正想抬头看看，便听
得一声喊：“有鲸鱼！”甲板上的小伙子
们一下子全冲到左舷栏杆边去了。我
站起身一看，果不其然，至少来了两只
座头鲸。其中一个大家伙一点也不羞
涩，像个大明星似地在这片属于它的大
舞台上尽情表演。圆滚滚的身子在海
里竟然那么灵活，翻身打滚地撒着欢
儿，甚至像花样游泳运动员一样，直立
着大脑袋探出水面、巨大的胸鳍在水面
下张开，活脱脱就是个二十吨重的大宝
宝伸着胳膊要抱抱——当然，谁也抱不
动它们，这个动作叫做“浮窥”，也许是
对这条大船和上面的小不点人类太好
奇了，所以要悄悄浮出水面偷窥一下我
们在干啥吧。

年轻的科考队员全部化身为狂热的
粉丝，为座头鲸的每一次翻身、每一次喷
水、每一次扬尾下潜而欢呼，全然忘了绞
缆机还在源源不断地把缆绳从海里拽到
甲板上。当座头鲸一个猛子扎到水底，潜
到船的另一侧，这群粉丝就呼啦啦地跟着

也跑过去，完全无视我还在手忙脚乱理绳
子。来自北海分局的冯立达跑过我身边
的时候笑成了一朵花儿：“峰哥，这个标收
得太值了，真是谢谢你！”确实，值了！

那大鲸鱼兴致勃勃地玩儿了将近 1
个小时，把全船都惊动了，甲板上到处都
是拍照的队友。两只大鲸鱼悠然自得地
喷着一朵朵水雾优哉游哉地向右舷方向
游走后，大家才发现我已经一个人在甲
板上跑来跑去许久。北师大的伍洋给我
看他抓拍的令人有些“心酸”的照片——
一群人围在栏杆旁看鲸鱼，我一个人在
他们背后孤零零地解绳子。不过看到他
们相机里、手机里那么多精彩又生动的
照片和视频，确实感到欢喜和幸运——
这就是大海的魅力，这就是来南极的福
利，这就是对这样一群奉献了自己青春
的人们最好的奖励。

晚上八时三刻左右，终于看到最后
一个仪器出现在海面上，本来我还想着
用绞车拉上来，结果这群被鲸鱼激发出
浑身力气的小伙子们已经直接给薅到
甲板上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们表
示感谢，一抬眼，那海雾，竟然又起来
了，就好像有人从背后一下子蒙住了眼
睛。往舷外的海面上看去，已经看
不了几米远，明明几分钟前浮球在
海里的时候还清晰可辨。这下，刚
干完活的大伙们的内心都被震撼到
了。那一刻，我着实不知该如何描
述那种奇妙的感受，只能说天公作
美、大海垂怜！

直到今天，这段奇幻的经
历已经过去了快两年，每每想
起，仍然会感到惊奇和幸运！

（作者系自然资源部第二
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四
次参与中国南极科学考察。）

雾海收“标”奇遇记
张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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